
初访西沱，邀请我的虽是市民宗委、市

作家协会，但没料到，在西沱迎接我的却是

整个夏天。从黄水至西沱，几十里的盘山公

路，举目窗外，绿荫逶迤，一片盎然。在方斗

山翠屏间行驶，不由心生欣欣向荣的气蕴。

贤 士

西沱镇的文化站负责人袁先生把位

于云梯街中部“庆仁堂”门推开时，我被悬

挂于厅堂墙右侧的一块匾吸引，匾不大，约

六十厘米长、四十厘米宽，中间“于法有光”

四个字竖排两行，银色的字体透着冷峻坚

韧。目光所及的瞬间，我心为之一震。肃立

良久，细询原由，一位巴渝名贤向我走来，让

我也走进了他的壮举里。

一九二八年十月，重庆卫戍司令部逮

捕了中共四川省委代书记张秀熟、团省委书

记蔡铭钊、团县委书记池望秋等二十三人。

内定以“农民暴动组织者”的罪名对这些共

产党人处以极刑。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四

日，身为律师同盟会员的熊福田挺身而出，

免费出庭为张秀熟等二十三人做无罪辩

护。他是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系的高才生。

引经据典，播法理于广庭；陈词铿锵，发宏论

于獬豸。一洗被捕共产党人的冤罪，使得法

庭不得不宣布张秀熟等人无罪。熊先生的

义举，是士者一腔情怀的担当。纵观历史，每

逢乱世礼崩乐坏，总有挺身而出代表“正义”的

人，熊先生以正气凛然的道德

坚守和刚正不阿的独立人格，

为国家挽末世之颓风，给桑梓

树千秋之懿行。事后，中共四

川省委为了表达敬意，特赠送

刻有“于法有光”的银匾给他。

从此，熊福田“红色大律师”之

名誉满巴蜀。

一九四五年夏，国民党

部胡宗海策划秘密抓捕石柱

县的十几名中共地下党人士

和革命青年，抓捕名单呈报

给时任县长的熊福田，他一

边巧妙斡旋，拖延不办，一边

暗中将消息透露给中共地下

党组织，再一次使中共党员

和革命青年免遭杀害。当年

六月，熊先生毅然辞去国民

党石柱县县长职务，回到西

界沱“云梯街”家里，将自己

的“南宾垦殖社”与地下党开

办的“和成商号”合并经营，

出任总经理，为中共地下工

作提供帮助，以商贾身份掩

护地下党……袁先生滔滔不

绝地向我介绍着熊福田先生

的事迹。我感慨地说：“他不

仅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实质就是一个地道

的地下党呀！”

从展示的图片知悉，熊先生的次子熊

丸是留学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医学博士，医

术高超。他担任蒋介石一家私人侍从医生

达四十余年，授衔中将。一九四七年九月，

备受蒋介石信任的熊丸专程回西沱接父亲

飞往台湾，先生毅然拒绝并告诫儿子：“人各

有志，好自为之。”我敬瞻墙上熊先生的照

片，五官端盈的他眉宇间透着仁慈和善，正

符合“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的古誉。有哲人

说，仁慈就是两个字：放和爱。放下怨恨，宽

厚待人，达观处世；放下名利，抛弃浮华，从

容淡定；心中有爱，悲天悯人，善待苍生。仁

慈是世界上最温暖最动人的情怀，像沙漠中

的绿洲，像夜航中的灯塔，像暗夜里的星辰，

总能给人带来无限的温暖和希冀。熊先生

一生行状，真不愧是怀抱仁慈的贤士。

让我心酸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熊福田先生因为历史及儿子在台湾的原

因，遭遇了极不公正的待遇，但他都淡然应

对，始终坚持用祖传的医术悬壶济世，在一

九六五年含冤离世。一九八五年，熊福田冤

案平反。时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

张秀熟在谈及熊先生晚年的遭遇时，八十多

岁的老人情不自禁地热泪长淌，呜咽地说：

“我们对不起这位朋友！”

置身在“庆仁堂”，环顾墙上先生的帧帧

遗照，仿佛这墙上高尚的、睿智的、威武的魂

魄已然来附身，默化着我。于是熊福田先生

这神圣的“庆仁堂”仍在春风化雨，与西沱古

镇千年盐道的历史共耀辉煌，墙上的熊先生

无语，而我却领悟了许多。

穿过天井，径直往里走，一眼地下泉水

在熊先生故居屋角下汩汩流淌，袁先生打开

手机手电功能，照向泉眼介绍：“这叫‘孝泉’，

从未干涸。”在“孝泉”十米远的地方，静静

地安卧着熊福田先生和他的夫人，修了简

易的墓碑，碑前旧瓦缸种植有荷花一盆。

一朵莲花正艳，是不是熊先生正笑脸相迎

我这个迟来的后生？墓旁一株碗口粗的

柏树青翠挺拔，在骄阳下更是昂扬。我

走到熊先生的墓地，双手合掌，虔诚地行

三个鞠躬礼。而对静静躺在黄土下的先

贤，肃敬中有怅然，怅然里有些许欣慰。

这西沱古镇，似乎与我近了许多许多。仔

细想来，个人的辉煌也好，平淡也罢，最后

都归于尘土，这个世界上，最终不朽的是

我们留给后人的灵魂的东西、我们在别人

心中的印象，是我们写在大地的让人敬仰

的操守。恰如熊福田先生，他使我在初访

西沱时寻觅到了这古镇的灵魂！我思忖

着，成为直辖市后的大重庆啊，应建一座

名贤堂。而熊福田先生应位列于轩敞的

名贤堂上，供巴渝的子孙前来瞻仰，引领

我们见贤思齐，取法乎上。

在离别西沱的车上，熊先生墓旁的那

株柏树在我心中愈显高昂，举目处，长江

水无语东流，我翻飞的思绪与远山的银

辉相接，回首熊先生一生的事迹，禁不住

怀着虔敬吟诵道：自小经风雨，顽强暗缝

生；身披龙铠立，冠戴绿针横；愿把清凉送，

勇当允正鸣；一生甘淡泊，勿做辱逢迎。

我回到书房，铺开四尺宣、沐浴净身

后，用楷体书写。我下次重访西沱时，一

定到熊先生墓前悼念。

盐 道

盐道，是西沱云梯街的灵魂。

我从下盐店举步往上，映入眼帘的是

狭长的街道，两边林立着年岁久远的土家

木楼建筑。古民居皆临靠石板两旁而建，

蜿蜒而上，宽约四米至六米。全部以硬质

青石铺设，或以整块原生石打磨而成。游

走在这沧桑的石板道上，驻足在连片的

松柏木板建成的房屋中，抬眼望去，屋

顶龙盘兽踞，屋檐飞云卷雾，雕梁画栋，

吊脚楼独具风韵……脚下的石板闪烁着

岁月的光芒。闭上眼睛，古朴沧桑的西

沱，即刻变成了船，把我带进了过往的繁

华，在天宇间漂移。

袁先生介绍：“云梯街，建于晋代，由

一百一十二个平台和一千一百二十四步

石梯组成，全长二点五公里。江中遥望，

宛如云梯，直上云霄，又似长龙下山，入

江遨游，享誉‘万里长江第一街’……”

云梯街是“巴盐销楚”的起点，盐道

从西沱出发，石板连着石板，从山脚到

山腰，从山腰又逶迤到湖北

恩 施 ，直 至 江 汉 平 原 ，它 将

身 子 弯 得 柔 美 ，紧 贴 方 斗

山 、武 陵 山 ；它 将 嗓 门 压 得

很低很低，谦逊踏实从不张

扬，栉风沐雨，默默承受，这

不就是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

土、苗儿女的秉性吗！背二

哥就是盐道上的精灵。行走

在西沱古老的石板道上，我

仿佛看到了一群赤膊的土家

汉 子 ，背 着 锅 巴 盐 ，汗 流 浃

背地穿行在烈日之下，或负

重于冬日的寒风侵袭之中。

我的心仿佛也跟随那一串串

脚步声渐行渐远，行走在漫

漫盐道，品味着岁月深处的

人文古韵。

这千年盐道是民族融合

的风景画。坎坷险峻的古盐

道，是绝境中的求生，是无奈

中的豪迈。这方斗山、齐岳山

的土苗儿女，假若没有盐，他

们何以生存？文明何以延绵？

何以孕育多姿多彩的民族文

化？盐道像一条延伸文明的血

脉栈道，近两千年来，盐道成就

了这方土地上的汉、土、苗等各族黎庶的繁

衍，才有了瓜果飘香，才有了秀水灵山的壮

美，才有了土、苗文化的出类拔萃。

岁月无情，或许会改变很多东西，但

行走在西沱千年盐道的沉沉石板上，会

感到先辈们的毅力、智慧不会消逝。这

盐道，是一本意蕴深厚的典籍。它写着

历史，凝着血汗；有苦痛，有辛劳，还有

拼搏、顽强、希冀、信念。是一代一代力

的连接，一代一代爱的倾注，才使得这

千年盐道呈现出昨日的风流。擦肩而过

的数不清的门店和文物，还有那沉默的

汉砖，使人感受到过往的繁华，目光所

及的一切显得如此梦幻又似曾相识。

旧时光里的东西，自有一种氛围，让

人觉得安宁。在西沱盐道，有许多的物事

让人心中缓缓地安稳下来。譬如老房子，

譬如旧小说里的场景，譬如一江春水漫

漫，旧盐码头沉默不言，譬如台痕上阶绿，

古老的黄桷树又发新枝，熊福田先生故居

的“孝泉”在日夜流淌。还有那些老人，守

着自家天井里的一树桂花和两棵柚子细细

地度过时光，轻轻地荡过变迁的岁月……

近些年走了些地方，结识了些朋友，

我发现出生在山里的，大多比较谦逊。即

使内里浪漫疏阔，还有偶尔的狂傲不羁，

也以谦逊作底子。这似乎代表了一种文

明: 山野文明。它跟海洋文明有别。彼此

无高下之分，只呈现了各自的生活姿态。

从生命形态上讲，登山渡水，都可成就丰

盈，也可拣选好汉。很可能，山野文明最

终会让位于海洋文明，但山依然在那里。

就像这方斗山下的云梯街，不以象征，而

是以实体存在，它不召唤，更不蛊惑，只是

静静地守候，慈悲地接纳和安放那些疲惫

的灵魂。方斗山，虽不在中华名山之列，

虽算不上人文气象恢宏的名山，群峰簇

拥，神秀独钟，它孕育了千年盐道，千年盐

道提供了汉、土、苗为主的各族人民和平

交流的场景。就像一座纪念堂，鬼斧神

工，浸润黎民，本身就是大美的存在。

在夏日的阳光下，时光快速飞转，一

切又变得那么安静。旅行，需要安静孤独

的心灵和不停歇的脚步，我喜欢这一份适

时的孤独，独自照见，独自思考。一如来

到这西沱，行走在云梯街陡峭的石梯上，

任思绪翱翔。世间最好的旅行不是观光，

而是在路上邂逅内心期许的风景……西

沱盐道，每当念起你的名字，似是故人来。

于是，我将一首《西沱之什》的小诗

留给了西沱文化站袁先生——一个憨厚

朴实的土家汉子：

晋代的晨曦/宋明的月华/已成为你的

记忆/青石板 古木墙/空寥的街巷/寻一声盐

帮的吆喝/听风从吊脚楼的墙缝/刮出历史

的喧哗/我踩着祖辈的足印/穿越时空/拥挤

在这云梯石道/岁月抚平了沧桑/岁月抚平

了兴盛/远了“盐道号子”/淡了爱恨惆怅/我

在 历 史中游走/不小

心/又成了一个过客。

岁月如歌

乡村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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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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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的荒漠里得到甘霖
——怀念著名文学翻译家、诗人屠岸

李城外

西
沱
二
题

耕

夫

故 乡 的“ 窝 子 塘 ”
唐晓亮

灯下漫笔

十二月十六日晚，北京友人第一时间在网

上发布消息，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诗人屠岸先

生以九十四岁高龄仙逝。我自然回忆起六年前

对他的一次专访，不禁赋小诗一首，以表缅怀之

情：“文笔藏仙气，何输耀眼星。寿翁今化鹤，诗

译定长青。”

屠岸先生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著

有《萱萌阁诗抄》，回忆录《生正逢时——屠岸自

述》，译作有惠特曼诗选集《鼓声》《莎士比亚十

四行诗集》《济慈诗选》等。可以说，在非网络时

代，文学圈子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他的大名

的。那年初夏，在北京朝阳区和平里十区十五

楼的一栋普通宿舍里，屠老欣然接受了我这鄂

南人的采访。

当时，我从新出版的《生正逢时——屠岸自

述》一书中得知，他曾下放天津静海团泊洼“五

七”干校。因为这是文化部办的干校，中国剧

协、美协、音协、摄影家协会，中国戏曲研究院、

电影研究所的文艺工作者下放此地，还有不少

人从咸宁向阳湖“转学”到了这里，如张光年、郭

小川等名家。但是，我发现，书中“干校点滴”一

节开头便说，一九六九年国庆之前必须下干校，

是因为林彪发布了“第一号令”，恐怕是记忆有

误。因为这个通令下达的时间是十月十七日。

屠老听说后，马上接受了我的意见，还称赞

我到底研究“五七”干校这么多年了，不简单！

我立即请他简要谈谈自己下放前后的经历。他

讲述说：“我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参加上海地下

党，上海解放后，在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工作，

到一九五○年五月调到华北文化部。一九五三

年调到北京，在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工作，

后来改为戏剧家协会，那时作协也不叫作协，叫

文学工作者协会。我一直在剧协工作，一直到

一九六六年发生‘文革’。一九六九年九月，下

放到剧协的干校，在河北省怀来县土木村，一九

七○年一月转到河北省的宝坻县北青沟，九月

再迁移到团泊洼。当年下放到团泊洼的名人有

不少。我们是剧协的，和美协一道编在五连，其

中就有美协的三位领导人：蔡若虹、华君武和王

朝闻，都在种菜班。本来，蔡是主席，华与王为

副主席，“文革”中均受到冲击，且未落实政策，

在干校还受到监管。大家

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中不失

乐观，用三人的姓的谐音戏称之为‘菜花王’”。

说罢，屠老开心地笑起来。我又问起他自

己在干校劳动情况是怎样的？他接着介绍：“我

下放前是《戏剧报》的常务编委。到了团泊洼，

我们剧协约有一百多人，自己烧砖，自己盖房

子，一种是夫妻房，另外是单身房，二人一间。

我是夫妻一起去的，她也在剧协，叫章妙英。孩

子当时在北京，可以去看我们，大女儿章建到了

北大荒，老二蒋宇平、老三章燕都在北京。我们

自己盖房子，和爱人一起住。初到干校，开始种

水稻，军宣队硬性规定要做的，花了几万块钱买

种子，结果都死了，因为那里是盐碱地，种不了。

我是江苏常州人，种水稻要弯腰，很难受，真正尝

到了农民的辛苦。干校在精神上确实苦，但劳动

也是一种锻炼，一方面受迫害，一方面得到从没

有过的经验。从前劳动过，帮助农民抢种抢收，

时间短，不像在干校生活几年时间，那感受是不

一样的。种高粱动作大，比较痛快，高粱倒下来

后，要用手镰割高粱，刨高粱茬儿，很痛快。我是

弱劳力，但我愿意做这种重体力活，还可以与重

劳力比赛。我在干校，一九七○年被军宣队调到

校部去做文书，开会记录，写领导讲稿。有工作就

不劳动，否则就劳动，劳动量要小些。校部也有劳

动，打扫院子、帮厨，一星期两次。”

我又问屠老：“您在干校有时间读书吗？”这

下正中下怀，他深情地回忆到：当时除了鲁迅的

书、毛主席的书，所有文学作品都成了“封资修”。

他喜欢英国的古典诗歌，经常在心里背诵，但那

是需要背出声来的，刨高粱茬儿的时候，就只有

默诵。诗歌有节奏感，他经常背莎士比亚十四行

诗、济慈的《秋颂》等名诗，偷着背诗声音很低，担

心别人揭发。那时背诗歌是寻找一种精神支柱，

在精神的荒漠里得到甘霖。

听到这里，我禁不住插话说：“在精神荒漠里

得到甘霖，多么生动、贴切！”屠老解释说，那时也

没人敢记日记，动笔就是记开会记录。他有一点

日记，是“文革”不久开始记的，因为造反派要他

讲某年某月某日讲过什么话，后来他就记，证明

自己清白。那日记自然是干巴巴的。在干校，屠

岸还写过旧体诗词，有的正面评价劳动，如《南乡

子·起秧》：“赤脚下秧田，正是东方欲晓天。深得

老农亲指点，心甜，左右开弓直向前。/云拥绿秧

边，秧戏绿波云彩间，战士辛勤迎旭日，漪涟，画

出师生笑满颜。”当然，也有的是发牢骚之作，如

《浪淘沙·随笔》：“帘外雨潇潇，闷气难消。今朝检

讨未曾交，惹得头头捶桌子，不想求饶。/梦里见

天高，大地妖娆，醒来依旧在笼牢，只待明晨喷气

式，当代风骚。”

如此真实的“情景再现”，实在精彩！我请

屠老找出诗集，让我先抄了下来。

屠老在团泊洼待了三年多，于一九七二年十

二月回到北京，接着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因为知道这里的编辑和出版家全都下放向阳湖，

编在十四连，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屠老一直关

注湖北咸宁挖掘干校文化工作。采访结束时，他

认真地强调说：“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这是一段不可忘却的历史，我们中国有重视存史

的传统，历代都有史官，民国就有国史馆。早在

一九九七年人文社就出版了你编著的“向阳湖文

化书系”，这是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陈早春做的

决定，如果我还在位的话，也会这样做的。现在

武汉出版社又出版了七大卷‘向阳湖文化丛书’，

祝贺你！”

我也衷心感谢老“五七”战士的理解和支

持！最后，屠老找出自己的一本译著，并一笔不

苟地题签送给我。从此，他慈眉善目的形象永

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离开故乡快四十年了，儿时的点点滴滴记

忆犹新，但给我印象最深、感觉最亲切的还是故

乡的“窝子塘”。

故乡的“窝子塘”，因形似“窝”而得名。比

一般的水塘要大，是故乡附近大大小小的水塘

中最大的一个，且以鱼虾较多、花叶鲜美而著

称，因此故乡人亲切地称它为“窝子塘”。

故乡地处皖东，属圩区，没有水井，乡亲们

从来也没有打井的意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

横方竖直大小不等的像“窝子塘”一样的水塘。

“窝子塘”离我们村很近，不过四百来米，是

我所在的生产队共同的“窝”，更是全队人的生

命之本和幸福之泉。

当时我所在的生产队有近两百口人，大家

成年累月围绕“窝子塘”过日子，不仅饮水、用

水、淘米、洗菜用它，而且洗衣、洗被、洗澡也在

里面，可奇怪的是“窝子塘”的水却不浑。只要

不是暴雨泛滥、洪水成灾，任凭你怎么摆弄、搅

和，塘里的水始终是清的。小时候弄不明白什

么原因，长大才知道那是塘里栽种了菱和睡莲

的缘故，也是乡亲们年年清淤、挖塘泥的结果。

那年月全队人的生活十分贫穷单调，几乎

没任何娱乐活动，平时除了家中和田里外，唯

一可去的地方只有“窝子塘”了。清晨，男人们

去“窝子塘”挑水，脚踏一方低矮的青石板，弯

下坚实的腰身，用笨重而又泛着油光的木桶轻

轻荡开雾气腾腾的水花，一天的生活即正式开

始。全队男女老少都已起床，家家户户的烟囱

冒起袅袅娜娜的炊烟，响起一声声鸡鸣狗吠、

猪叫羊啼，真是热闹轰天、一片沸腾。吃过早

饭，女人们挎着篮子或拎着水桶去“窝子塘”洗

衣被，脱掉鞋袜，卷起裤脚，站在浸满清水的石

阶上慢慢地捣细细地揉，清凉和愉悦油然而

生，那份惬意就甭提了。女人洗完衣被刚刚下

地，老人们提着米箩和菜篮又向水塘走来，淘

洗完毕，抽出随身携带的毛巾顺便擦把脸，呼

吸几口水面飘来的清新空气，顿感神清气爽、

疲惫全消。老人们急于回家煮饭，离开水塘

不久，孩子们又来了，只见一群活泼乱蹦的小

家伙，一到塘边就脱掉衣服，光着屁股，像下

饺子似的扑通扑通往塘里跳。还没到夏天

呢，就如此放肆？若问他们凉不凉呵，回答简

单：爽着呢！

“窝子塘”不仅是全队孩子天然的泳池，也

是成人们最佳的露天澡堂。男人们夏天入水

塘洗澡，尤其傍晚，鸭子似的浸泡在“窝子塘”

里，不仅洗却身上的污垢，还去除心中的疲

乏。一些女子看男人们如此洗澡，心里痒痒，

也大胆地下塘沐浴，不过隔得较远，彼此“井水

不犯河水”。尽管如此，喜欢起哄的“躁动分

子”还是耐不住寂寞，他们大声嚷嚷着叫她们

过来。

春末夏初，“窝子塘”的睡莲长势喜人，一朵

朵莲花红的、黄的、蓝的、白的、紫的、粉的……

绽蕾吐蕊、竞相开放，把偌大的“窝子塘”装点

得姹紫嫣红。此时，三三两两的姑娘、少妇或

在岸上，或在水边，或驾着木盆到塘中采摘，她

们的笑脸与绚丽多姿的莲花辉映成趣。

秋天，稻谷灿灿、瓜果飘香的时候，“窝子

塘”的菱角长大了，大大小小的鱼儿在菱叶间

游弋、呼吸，不时能听到它们嘴里发出“叭、叭”

的声音。放眼望去，还能看见菱科成熟后菱叶

涨开时冒的一个个小气泡，和一只只趴在菱叶

上鸣叫的小青蛙，空气里弥漫着菱的芬芳。菱

角采摘季节是“窝子塘”最热闹的当头，小伙姑

娘齐上阵，他们驾着小舟或坐在长桶木盆里，一

边不停地采摘，一边哼着小曲。偶尔歇下来说

说笑话，相互之间打打水仗，像是嬉闹，又像是

恋爱。

故乡的“窝子塘”就是这样在家乡的土地上

流淌、喧闹，这样哺育和滋润着故乡的儿女。

然而，那一年初夏我回家却变了。故乡老

屋由于长期无人居住快要坍塌了，翻修搭建的

前一天，我领着妻儿回去了一趟。到家后，还未

来得及歇歇，我就直奔“窝子塘”。谁知不看不

知道，一看吓一跳，“窝子塘”已面目全非、难以

辨认，不仅面积小了许多，而且水面上光光的什

么也没有。塘水黄黄的，泛着污浊，塘边上还有

人在洗拖把、刷马桶……真是“三十年河东，三

十年河西”啊！“窝子塘”已不是我儿时的样子，

和我记忆深处的那个“窝子塘”大相径庭。究其

原因：一方面这些年农村搞开发，村里有的农户

在“窝子塘”边盖房子挤占了水塘的地盘，缩小

了“窝子塘”的面积；另一方面自实行大包干解

散农村生产队后，不派工挖塘泥了，队里无人予

以清淤。加之这些年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片面

追求物质，导致河流（包括水塘）治理意识淡薄，

甚至把一些生活污水都直接排入其中……“窝

子塘”啊“窝子塘”！多少回我在梦里梦见你是

那样的清爽、干净，那样的繁荣、美丽。如今怎

成了这般模样？怎变得如此浑浊污秽？变得我

都认不出来了呢？

好在现在大家已明白过来，有了环保意识，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感。去年我打电话

问故乡的老同学：“窝子塘”现在怎么样？他说：

治理的力度挺大，挤占的房屋已被拆除，为了还

“窝子塘”本来面目，塘水抽干后又进行了清淤，

重新栽种了菱和睡莲……并说：放心吧，老同

学！下次回来，我们还你一个全新的“窝子塘”。

岁末将至，昔日的“窝子塘”是收获丰收、

无私奉献的时候。塘水被柴油抽水机抽干见底

后，蚌鳖裸露，鱼虾成堆，又大又肥，惊喜不断。

哦，“窝子塘”从来就没有令勤劳的故乡人失望

过，没有辜负过故乡泥土

的芬芳与深情。

你穿上深蓝的校服站着

和我一般高了

红领巾映着脸 笑盈盈的

还是个孩子啊

每次抱拥迎接

都如欢呼新生的太阳升起

难忘台风之夜

你用小手掂量着我的被子说

太薄了 把我的给你

是时光倒流了吗

那一刻纯净的眸子

足以穿透千里烟雨

照亮为母的半生

难忘你的假日

那是我们的欢愉

一起看风月 观风云

如花的笑颜纯白我的心事

在异国他乡

一泓湖水的波光中

我触摸到生命的延续

难忘这一年

你许我阳光和彩虹

让我欣喜又恐慌

与雨后春笋的个子赛跑

遨游海洋又翱翔天空

不知你会不会太累啊

迷恋香甜的糖果和缤纷的梦

真想让时光停留

终究 我的臂膀

揽不住你千万里的人生路

自我绽放吧

你不只是妈妈怀中的花蕾

小住十月

我的身体已是你永远的故土

离家 再远再久

也能嗅到你的气息

舌头与舞蹈 影子和微笑

无时不在对话

有如分子与分母


